
鲁迅没说过“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阎愈新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

中国的将来”这句话，作为鲁迅庆

祝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贺电中

名句，自 20 世纪下半叶起，被各

种书籍报刊引用不计其数， 一直

保留在千百万读者的记忆中，直

至 2018 年 7 月出版的《鲁迅研究

月刊》刊载的文章中仍然说：红军

长征到达陕北，“鲁迅获悉这个消

息后，高兴地立即向中央发贺电，

热情礼赞：‘在你们身上， 寄托着

人类和中国的将来。’”（第 21 页）

现在很有必要说明这一名句的来

龙去脉，澄清数十年来的误传。

冯雪峰 1951 年说 ：“鲁迅先

生没有和我们毛主席见过面，也

不曾有过别的直接的个人接触。

如果说通信， 也就只有当红军长

征到达陕北的时候， 他和茅盾先

生转转折折地送去一个给毛主席

和朱总司令庆祝胜利的电报。 ”

（1951 年 6 月 25 日出版的《文艺

报 》 载冯雪峰 《党给鲁迅以力

量———片断回忆》） 冯雪峰 1952

年出版的《回忆鲁迅》中又说：“鲁

迅先生和茅盾先生共同给毛主席

和朱总司令庆贺长征胜利的电

报， 也正是我动身的前几天才转

到瓦窑堡的。”从此，鲁迅、茅盾祝

贺红军长征胜利的贺电， 引起中

共党史研究界、 鲁迅研究界和各

界的极大关注。 但冯雪峰并未提

供贺电的片言只字。

鲁迅贺电不是

祝贺红军长征胜利 ，

而是祝贺红军东渡

黄河抗日

几十年来众多学者和各界人

士，诸如杨尚昆、茅盾、胡绳、冯雪

峰 、林默涵 、周振甫 、孔罗荪 、苏

星、叶子铭、阎纯德、陈漱渝等，都

为查找论证贺电 （信） 做出了贡

献。在这支庞大的查证队伍中，笔

者也是其中的一员。

1956 年 10 月 15 日 《文艺

报》“纪念鲁迅专号”， 刊载樊宇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

的将来”》：“我翻阅旧日记， 查出

了这样一段 ：1947.7.27 《新华日

报》载：1936.2.20，红军东渡黄河，

抗日讨逆， 这一行动得到全国广

大群众的拥护， 鲁迅先生曾写信

庆贺红军，说‘在你们的身上，寄

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新华

日报》 当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而

不是重庆的《新华日报》。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 年出

版的《鲁迅书信集》卷首刊载《致

中共中央》中“在你们身上，寄托

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一句，注明

“此件为鲁迅获悉中国工农红军

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发的贺

电， 是通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发

出的。 时间大约在 1935 年 11 月

间，电文据 1947 年 7 月 27 日《新

华日报》（太行版）载《从红军到人

民解放军———英勇斗争二十年 》

所引抄存”。

笔者 1984 年 8 月在山西太

原市东缉虎营省政协大院找到

1947 年时太行版 《新华日报》社

长史纪言。他说，樊宇是樊显正的

化名。樊显正是报社的编辑，参与

编发 《从红军到人民解放军———

英勇斗争二十年（大事年记）》的。

可惜他于 1975 年病逝。于是笔者

到山西省档案馆查到 1947 年 7

月 27 日出版的太行版 《新华日

报》，对开六版。 第五版到第六版

刊载“本报资料室”编写的《从红

军到人民解放军英勇斗争二十

年———一九二七、八、一、至一九

四七、七、大事年记———》。 “大事

年记” 约一万余字， 分为九个部

分。第一部分是“红军的产生与发

展”；第二部分是“粉碎围剿”；第

三部分是 “长征与三年游击战

争”；第四部分是“为实现抗日而

奋斗”。这一部分开头称：“一九三

六、二、二十：红军东渡黄河，抗日

讨逆， 这一行动得到全国广大群

众的拥护， 鲁迅先生曾写信庆贺

红军，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

类和中国的将来。 ’”这段记载十

分清楚， 说的是 1936 年 2 月 20

日红军东渡黄河，抗日讨逆，鲁迅

先生写信祝贺，并非如《鲁迅书信

集》 注文牵强附会说成是鲁迅获

悉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

发出的贺电。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

名句也不是来自鲁迅贺信。

这名句其实出
自 《全国学生界抗日

救国代表大会来信》

《新华日报》所引鲁迅来信最

早是从何处来的？ 笔者从 20世纪

50年代初， 即开始查找鲁迅茅盾

致红军贺电（信），先后到延安档案

馆、陕西省档案馆、山西兴县档案

馆、山西省档案馆、国家档案总库

等，可谓“上天入地”，查找这件重

要文献，均无结果。 1994年我偶然

翻阅童小鹏《军中日记》（解放军出

版社 1986年版）。 该日记对 1936

年 2 月开始的红军东渡黄河抗日

讨逆记述颇详。 其中 4月 26日记

载：“休息，阅《斗争》报载的上海各

团体来信，兴奋已极。”这段记述为

我查找鲁迅茅盾贺信提供了线

索。 童小鹏曾任周恩来总理办公

厅主任， 参加过红军东征。 他在

1997 年 12 月 9 日给笔者的信中

说：“我在山西红一军团保卫局看

到的《斗争》是油印的。”“过去有人

说鲁迅茅盾的信， 是听到红军长

征到陕北时写的，那是误传。 ”

1995 年 8 月 2 日，我在北京

中央档案馆查到该馆收藏的中国

共产党西北中央局机关报 《斗

争 》。 1936 年 4 月 17 日出版的

《斗争 》 （32 开腊纸刻写的油印

本 ）第九十五期 ，封面目录上刊

载 《中国文化界领袖×× ××来

信 》，赫然在目 ，令我喜出望外 ，

这正是多年来众多学者追踪查

找的鲁茅贺信。 因当时鲁迅茅盾

居住在国民党统治区上海， 所以

《斗 争 》 标 题 和 落 款 署 名 均

为××××代替。 茅盾说过：当时“这

将冒砍头的危险”。

笔者将新发现的鲁迅茅盾来

信，撰成《六十年前，鲁迅茅盾致

红军贺信之发现》 的论文， 提交

1996 年 7 月茅盾 100 周年诞辰

国际学术讨论会。新华社 1996 年

6 月 21 日发布对外新闻 ， 美国

《侨报》刊出的标题是：“西北大学

阎愈新发现鲁迅茅盾致红军贺

信”， 新华社 1996 年 7 月 1 日发

布 1000 余字的长篇国内通稿，详

细介绍贺信发现论证的经过和贺

信全文。 国内通稿的导语是：“备

受中国现代革命史、 中共党史和

鲁迅研究界关注的 《鲁迅茅盾致

红军贺信》 日前被西北大学教授

阎愈新发现。 ”

贺信以 “鲁迅 、茅盾致红军

贺信” 为题， 收入 《鲁迅全集》

（2005 年版 ）、《茅盾全集 》和 《鲁

迅年谱 》 （增订版 ）、 《张闻天年

谱》， 恢复了鲁迅茅盾联名的原

貌。 但贺信中并无“在你们的身

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字

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期《斗争》

刊出上海抗日团体 《全国×××抗

日救国代表大会来信》，据黄玉杰

先生考证，“×××”是“学生界”的代

号。《上海××抗日救国联盟来信》，

“××”应该是青年团体。《全国民族

武装×××来信 》“×××”应是 “自卫

会”的代号，宋庆龄任主席。 《满洲

三千万同胞的代表的来信》，陈福

康先生考证是萧军的来信。 本期

《斗争》共刊出五件来信，约一万

余字。笔者仔细阅读每件来信，在

《全国学生界抗日救国代表大会

来信》 中发现第四段文字中有：

“在你们身上是寄托着人类的光

明和幸福的未来。”在第十七段文

字中也有 “在你们身上是寄托着

人类的光明和幸福的未来。”太行

版《新华日报》所引“在你们身上，

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和全

国学生界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信中

文字，两相对照，意思相同，只是

文字小有出入。 由此可见，“在你

们身上， 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

来”，这一历经半个多世纪广为传

播的名句，并非出自鲁迅，而是出

自 《全国学生界抗日救国代表大

会来信》。

战争年代，辗转传抄，文字小

有出入， 以至将学生界来信中的

句子误植为鲁迅来信。 虽早已证

实这一名句并非出自鲁迅， 但我

们很多人至今仍一误再误， 这就

必须说明误传原委，还原真相，以

正视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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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今译”类图书琐谈
■吴营洲

据我的粗略统计， 自 1949 年至 2017

年这 70 年间，我国各出版社（包括港台 ）

出版的与 《诗经 》有关的图书 ，约有 1100

来种。

其中，1949 年至 1959 年这十余年，不

足 30 种；1960 年至 1977 年的 18 年间，不

足 20 种；1978 年至 2000 年的 23 年间，约

180 余种，年均八种；而 2017 年仅仅一年，

就有 60 多种。

在这些图书中，属于“《诗经》今译”性

质的，大概占了一半。

据我所知，我国第一个将《诗经》译成

现代诗的，是胡适。 他的《诗经新解》里，有

《葛蕈》末章和《麟之趾》中的一章。

第一个译全首的 ， 是顾颉刚 。 他在

1921 年的时候，译了《静女》。

第二个译全首的，是郭沫若。

接着便是魏建功……

而进入了上世纪 50 年代后， 在 “《诗

经》今译”方面，对读者影响较大的几位，起

初或是：余冠英、高亨、陈子展、袁梅……

继之者或是 ：金启华 、马持盈 、蒋立

甫 、袁愈荌 、程俊英 、于夯 、王延海 、周振

甫、王秀梅……

有论者称：“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余冠

英、高亨两位学者以《诗经》选本的形式为

《诗经》 研究的普及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 ”（檀作文《20 世纪《诗经》研究综述》）

窃以为，这一论断是对的。

余冠英的《诗经》译本，究竟印了多少

版，多少册，恐怕他本人都难以计数了，倘若

有好事者统计一番，或是个“天文数字”。

周振甫的译本基本上就是将古人的

义解直接附在后面了事，而且翻译中经常

出现把“君子”翻成“贵族”之类的，被认为

既不达又不雅。

据我所知，程俊英的 《诗经今译 》，在

此类图书中，口碑最好。

《郑风·褰裳》是首女子戏谑自己情人

的诗。 盖因它太过有名了，即便是些 《诗

经》“选译本”也难绕过它。 对于此诗———

程俊英的翻译是：“你若爱我想念我，

提起衣裳过溱河。 你若变心不想我，难道再

没多情哥！ 看你那疯癫样儿傻呵呵！ ……”

余冠英的翻译是 ：“你要是心上把我

爱，你就提起衣裳蹚过溱水来。 要是你的

心肠改，难道没有别人来？ 你这傻小子呀，

傻瓜里头数你个儿大！ ……”

何新的翻译是：“你若真情地想念我，

就该卷起裤腿涉过溱河。 如果你不想念

我，难道我就没别的人么？ 傻小子呵你真

傻！ ……”

……

我尽可能几乎翻遍了所有关于此诗

的“翻译”，总的讲是半斤八两。

但，李敖撰文称：“《褰裳》的最后一句

‘狂童之狂也且！ ’……有史以来，中国人

就从来没弄清楚过。 其实这句诗的标点该

是‘狂童之狂也，且！ ’它根本是女孩子小

太妹打情骂俏的粗话，意思是你有什么了

不起，你不想本姑娘，本姑娘不愁没别人

想，‘你神气什么，你这小子！ ’”（《中国性

研究》，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 年版）

流沙河也撰文称 ：“……其实只要把

这个逗号读出来，整首诗都活了：‘狂童之

狂也，且！ ’最后这个‘且’就是‘呸’，是这

个女子在笑骂完了后，还啐了那个小伙子

一口：‘你这个傻瓜中的大傻瓜呀，呸！ ’这

一声太传神了，让一个天真烂漫又骄傲自

得的小女子呼之欲出 。 ”（《流沙河讲诗

经》，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 年 6 月版）

鉴于我对李敖、 流沙河观点的认同，

便将此诗 “戏翻 ”为 ：“你想我呢 ，撩裙过

溱。 你不想我，岂无他人？ 傻小子你狂啥，

傻根！ 你想我呢，撩裙过洧。 你不想我，岂

无那谁？ 傻小子你狂啥，啊呸！ ”

1936 年 4 月 17 日出版

的中国共产党西北中央局机

关报《斗争》第九十五期

荩 《诗经》

今译本已

有上千种。


